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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朱
富
為
了
相
助
兄
弟
朱
貴
救
李
逵
，
毀
家
上
梁

山
，
為
無
後
顧
之
慮
，
遣
家
眷
在
兩
個
伙
計
陪
同

下
，
先
往
梁
山
泊
山
寨
。

朱
貴
朱
富
兄
弟
二
人
，
切
好
熟
肉
，
拌
好
有
蒙

汗
藥
的
酒
，
一
切
安
排
妥
當
。
及
至
四
更
前
後
，
由
伙

計
挑
了
兩
擔
有
﹁
酒
﹂
肉
，
二
人
亦
攜
上
一
些
果
盒
，

去
到
李
雲
押
解
李
逵
往
縣
府
必
經
之
山
路
口
僻
靜
處
坐

㠥
，
等
待
天
亮
，
正
所
謂
：
安
排
香
餌
釣
金
鰲
。

話
說
吃
了
半
夜
酒
的
士
兵
，
四
更
前
後
，
把
李
逵
背

翦
綁
了
解
將
來
，
李
雲
騎
㠥
馬
，
從
後
押
㠥
，
敲
鑼
打

鼓
上
路
。

早
在
僻
靜
處
等
候
的
朱
貴
朱
富
兄
弟
，
遠
遠
的
聽
到

鑼
聲
，
連
忙
來
到
路
口
相
迎
。
朱
富
待
李
雲
來
到
跟

前
，
迎
了
上
去
，
往
酒
桶
舀
了
一
壺
酒
，
斟
了
一
大

盅
，
上
勸
李
雲
，
朱
貴
亦
托
㠥
肉
；
伙
計
捧
㠥
果
盒
上

前
。
李
雲
見
了
，
慌
忙
下
馬
，
跳
向
前
來
，
說
道
：

﹁
賢
弟
，
何
勞
如
此
遠
接
！
﹂

朱
富
則
說
道
：
﹁
聊
表
徒
弟
孝
順
之
心
﹂。

李
雲
接
過
了
酒
，
到
口
不
吃
。
朱
富
見
狀
，
隨
即
下

跪
，
說
道
：
﹁
小
弟
已
知
師
父
不
飲
酒
，
今
日
這
個
喜

酒
，
也
飲
半
盞
兒
。
﹂
李
雲
推
卻
不
過
，
略
呷
了
兩

口
。
朱
富
繼
而
勸
進
肉
食
，
李
雲
盛
情
難
卻
，
也
喫
了

兩
塊
。

古
語
有
云
：
﹁
莫
信
直
中
直
，
須
防
仁
不
仁
﹂。
李

雲
想
不
到
朱
富
與
李
逵
竟
然
有
關
係
，
會
算
計
自
己
。

朱
富
接
㠥
向
上
戶
里
正
及
獵
戶
人
等
也
勸
酒
三
盅
，

朱
貴
亦
隨
之
叫
士
兵
眾
人
都
來
喫
酒
。
眾
人
難
得
有
吃

有
喝
，
管
不
了
這
麼
多
，
一
擁
而
上
，
大
吃
大
喝
起

來
。

一
旁
的
李
逵
看
在
眼
裡
，
知
道
是
朱
貴
、
朱
富
之

計
，
便
故
意
大
聲
叫
嚷
眾
人
也
請
他
吃
喝
，
卻
被
朱
貴

喝
道
：
﹁
你
是
歹
人
，
有
酒
肉
與
你
喫
！
這
般
殺
才
，

快
閉
口
。
﹂

且
說
李
雲
看
見
士
兵
們
一
擁
而
上
，
大
吃
大
喝
，
與

生
辰
綱
的
楊
志
一
般
，
立
刻
喝
眾
人
快
走
。
只
見
一
個

個
都
面
面
相
覷
，
口
顫
腳
麻
，
走
動
不
得
，
倒
在
地

上
。此

時
，
李
雲
才
如
夢
初
醒
，
大
叫
﹁
中
計
﹂，
正
欲

上
前
，
自
己
亦
頭
重
腳
輕
，
倒
在
地
上
。

這
個
時
候
，
朱
貴
、
朱
富
兄
弟
各
奪
一
把
朴
刀
，
挺

刀
追
殺
不
曾
吃
酒
肉
的
莊
客
。
腳
底
抹
油
的
，
幸
免
於

難
；
逃
走
得
慢
的
，
全
死
在
朱
貴
、
朱
富
刀
下
。

由
於
官
兵
沒
有
把
李
逵
連
同
板
凳
一
齊
綑
綁
，
當
李

雲
中
計
麻
倒
後
，
朱
貴
、
朱
富
兄
弟
追
殺
不
曾
吃
酒
肉

的
莊
客
時
，
李
逵
大
喝
一
聲
，
把
那
綁
縛
的
麻
繩
都
掙

斷
了
，
奪
過
一
條
朴
刀
來
殺
李
雲
，
但
被
朱
富
阻
止
。

李
逵
不
殺
李
雲
，
但
﹁
不
殺
得
曹
太
公
老
驢
，
如
何

出
得
這
口
氣
！
﹂
便
先
殺
曹
太
公
及
李
鬼
妻
，
接
㠥
大

開
殺
戒
，
把
里
正
、
獵
戶
頭
頭
及
三
十
多
個
士
兵
也
殺

掉
。梁

山
泊
好
漢
自
稱
﹁
義
士
﹂，
而
這
種
﹁
義
士
﹂
卻

濫
殺
無
辜
，
前
之
有
武
松
殺
張
都
監
全
家
，
連
刀
也
砍

崩
，
今
之
朱
貴
、
朱
富
兄
弟
追
殺
隨
行
押
解
李
逵
的
曹

家
莊
莊
客
，
李
逵
之
大
開
殺
戒
，
何
﹁
義
﹂
之
有
？

朱
富
計
賺
李
雲
，
棄
家
救
李
逵
，
與
李
雲
一
齊
上
梁

山
；
朱
富
外
號
﹁
笑
面
虎
﹂，
李
雲
外
號
﹁
青
眼
虎
﹂，

同
屬
七
十
二
地
煞
星
之
一
。

︵
二
一
七
︶

在
香
港
看
了
一
場
電
子
版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看
足
一
小
時
，
十
分
過
癮
，
即

使
是
那
個
添
加
的
小
孩
抱
小
豬
的
動
畫
，

也
連
續
看
了
三
次
。

在
上
海
的
世
博
會
，
也
看
過
這
個
﹁
清
明
上

河
圖
﹂，
但
因
趕
時
間
，
只
匆
匆
走
過
場
，
看
了

不
足
五
分
鐘
。
只
知
畫
中
人
物
在
動
，
但
不
知

他
們
在
幹
甚
麼
。

有
些
逢
中
必
反
的
文
人
，
詆
毀
電
子
版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是
對
古
畫
的
褻
瀆
，
真
不
知
是

甚
麼
意
思
。
電
子
版
的
古
畫
，
是
一
項
科
技
成

就
，
既
忠
於
原
作
的
內
容
，
又
增
加
觀
賞
的
趣

味
，
使
這
張
﹁
清
明
上
河
圖
﹂，
成
為
唯
一
的
家

喻
戶
曉
的
古
畫
，
這
有
甚
麼
不
好
？
在
上
海
和

香
港
，
有
幾
百
萬
人
觀
賞
過
，
對
畫
中
人
栩
栩

如
生
的
活
動
，
嘆
為
觀
止
，
這
如
何
褻
瀆
了
一

幅
名
畫
？

畫
中
人
以
動
畫
的
形
式
活
動
起
來
，
而
且
加

以
演
繹
而
有
所
創
造
，
仿
真
度
又
極
高
，
比
看

古
裝
電
影
還
要
過
癮
。
電
子
版
的
畫
面
，
還
保

留
了
原
作
的
畫
風
、
色
調
和
意
境
，
更
獨
創
了

日
夜
景
色
的
循
環
，
擴
大
了
觀
眾
的
欣
賞
時

空
，
獲
得
了
雅
俗
共
賞
的
稱
譽
，
實
在
是
世
博

會
中
的
一
大
功
績
。

我
在
多
年
前
遊
覽
河
南
時
，
曾
在
開
封
購
得

一
幅
比
原
作
為
小
的
縮
印
件
。
上
次
原
作
來
港

展
覽
時
，
又
曾
經
觀
賞
一
番
。
這
幅
畫
卷
，
所

以
著
名
，
就
是
畫
家
能
把
九
百
多
年
前
汴
京
盛

世
中
的
商
業
繁
盛
、
人
民
安
居
樂
業
的
情
景
展

現
出
來
。

宋
代
後
來
雖
然
戰
禍
頻
仍
，
最
後
偏
安
南

方
，
但
畢
竟
是
中
國
古
代
社
會
城
鎮
化
最
快
的

時
期
，
也
是
商
業
貿
易
活
動
最
快
的
時
期
。
水

路
交
通
也
是
當
時
最
主
要
的
交
通
手
段
，
河

流
、
船
舶
、
橋
樑
便
是
呈
現
當
時
水
路
交
通
的

情
景
。
畫
家
用
一
條
汴
河
為
主
線
，
把
城
鎮
百

態
呈
現
在
人
們
面
前
。
電
子
版
把
畫
面
活
化
，

並
使
人
們
在
市
鎮
的
聚
談
、
閒
聊
，
船
隻
的
牽

引
過
橋
，
駱
駝
和
驢
子
的
載
貨
運
輸
，
富
貴
人

家
坐
轎
和
挑
夫
肩
托
的
勞
動
者
的
辛
勞
形
成
對

比
。
電
子
版
的
動
感
加
強
了
觀
者
的
印
象
，
這

是
一
件
偉
大
的
創
造
，
值
得
觀
眾
叫
好
。
可
惜

香
港
的
展
出
不
能
長
存
，
再
要
觀
看
只
好
去
上

海
了
。

大
概
是
十
年
前
搬
家
吧
，

找
到
搬
家
公
司
問
價
錢
，
搬

家
公
司
什
麼
也
沒
有
問
，
只

問
有
沒
有
書
，
大
概
有
多
少

箱
。
然
後
就
送
來
箱
子
，
把
書
都

裝
箱
。
搬
的
時
候
，
動
作
很
快
，

因
為
書
都
裝
得
好
好
的
。
不
過
價

錢
卻
很
昂
貴
。

今
年
十
月
份
搬
家
時
，
因
為
時

間
比
較
充
裕
，
而
且
離
新
住
所
只

有
五
分
鐘
路
程
，
所
以
決
定
不
花

這
筆
錢
，
自
己
每
天
搬
一
點
。
買

來
麻
布
袋
，
裝
得
滿
滿
一
袋
，
發

覺
根
本
提
不
起
來
，
只
能
盛
載
半

袋
後
才
提
得
起
。
於
是
半
袋
半
袋

的
搬
，
每
天
搬
二
三
次
，
也
花
了

近
半
個
月
的
時
間
才
搬
完
。

書
，
遇
到
搬
家
時
，
才
發
覺
搬

動
之
苦
。

最
近
在
報
上
看
到
介
紹
唐
文
標

的
文
章
，
說
他
五
十
年
代
在
香
港

讀
中
學
，
五
五
年
入
新
亞
書
院
讀

外
文
系
，
翌
年
就
移
居
舊
金
山
，

獲
得
伊
利
諾
大
學
數
學
博
士
。

我
是
在
台
灣
認
識
唐
文
標
的
，

那
時
他
任
教
台
大
數
學
系
，
熱
愛

文
學
，
寫
詩
，
寫
雜
文
，
寫
評

論
。
我
就
是
在
出
版
社
出
版
他
的

︽
天
國
不
是
我
們
的
︾
時
和
他
熟

悉
。
偶
然
和
他
吃
吃
飯
，
也
偶
然

到
他
家
小
坐
。

最
記
得
的
一
件
事
，
是
到
他
在

台
北
近
郊
的
﹁
花
園
新
城
﹂
住
所

看
他
時
，
他
正
在
樓
梯
間
搬
書
下

樓
。
為
什
麼
這
件
事
記
得
最
清

楚
？
因
為
他
當
時
患
有
鼻
咽
癌
，

不
久
即
辭
世
，
他
太
太
說
，
出
事

當
天
，
就
是
他
又
從
樓
上
搬
書
下

樓
時
，
忽
然
流
起
鼻
血
不
止
，
送

院
後
就
去
世
了
。

愛
書
人
，
在
搬
書
時
離
世
，
不

幸
中
似
有
某
種
幸
福
存
在
，
起
碼

是
在
安
心
喜
悅
的
狀
態
中
吧
？
天

國
，
不
知
有
沒
有
書
本
供
仙
遊
者

閱
讀
？

今
年
是
鄧
麗
君
逝
世
十
五
周
年
，
有
關
紀

念
活
動
已
於
年
頭
陸
續
展
開
，
近
期
高
潮
是

一
齣
名
為
︽
愛
上
鄧
麗
君
︾
的
音
樂
劇
，
將

於
月
底
在
本
港
上
演
，
鄧
迷
又
可
大
飽
耳
福

了
。作

為
八
、
九
十
年
代
迷
倒
全
球
華
人
的
寶
島
歌

后
，
人
們
對
鄧
麗
君
的
熱
愛
和
熟
悉
程
度
已
不
用

多
說
，
我
們
這
一
代
很
多
人
都
是
聽
㠥
鄧
麗
君
的

歌
長
大
的
，
在
春
風
得
意
時
，
在
疲
倦
孤
獨
時
，

在
思
念
親
人
時
，
在
失
意
傷
心
時
，
鄧
麗
君
的
歌

聲
令
人
如
沐
春
風
，
可
撫
平
情
緒
，
更
慰
藉
心

靈
。
那
是
一
種
難
以
形
容
的
中
國
味
道
。

今
年
中
我
路
過
商
場
時
，
似
曾
相
識
的
甜
美
歌

聲
就
飄
過
來
：
﹁
甜
蜜
蜜
／
你
笑
得
甜
蜜
蜜
／
好

像
花
兒
開
在
春
風
裡⋯

⋯

﹂
原
來
是
﹁
首
屆
鄧
麗

君
歌
唱
大
賽
﹂，
有
逾
四
十
位
來
自
港
澳
和
粵
東
地

區
的
鄧
麗
君
粉
絲
盛
裝
參
賽
，
完
全
自
費
。
我
在

現
場
跟
一
位
參
賽
者
閒
聊
，
這
位
鋼
琴
老
師
為
了

參
賽
，
不
但
專
門
拜
師
學
了
鄧
唱
法
，
還
特
別
買

了
三
套
演
出
服
裝
，
花
了
八
千
元
圓
夢
。

今
日
內
地
人
富
裕
，
生
活
選
擇
多
了
，
人
們
也

很
勇
於
表
達
心
中
的
感
情
，
內
地
粉
絲
甚
至
比
港

台
地
區
的
更
瘋
狂
和
癡
情
。
既
然
鄧
麗
君
的
歌
曾

經
撫
慰
那
麼
多
心
靈
，
人
們
紀
念
她
既
是
情
感
的

自
然
抒
發
，
也
是
對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和
傳
承
，

是
值
得
鼓
勵
的
健
康
活
動
。

在
美
國
，
五
十
年
代
性
感
女
星
瑪
麗
蓮
夢
露
隕

落
近
半
世
紀
，
各
種
形
式
的
紀
念
活
動
從
不
間

斷
；
她
的
歌
藝
遠
不
如
鄧
麗
君
，
但
她
當
年
到
韓

國
勞
軍
演
出
時
，
給
那
些
長
期
駐
外
美
軍
的
精
神

慰
藉
非
物
質
可
比
擬
。
據
說
，
有
人
在
籌
拍
她
的

傳
記
電
影
。

而
零
七
年
曾
在
本
港
上
映
的
法
國
電
影
︽
粉
紅

色
的
一
生
︾︵La

V
ie

en
R

ose

︶，
講
的
就
是
活
躍

於
上
世
紀
四
、
五
十
年
代
的
法
國
國
寶
級
歌
手
伊

蒂
．
琵
雅
芙
︵E

dith
Piaf

︶
的
戲
劇
人
生
，
影
片

以
蒙
太
奇
手
法
講
她
的
童
年
趣
事
、
愛
情
生
活
和

演
藝
事
業
，
當
中
穿
插
她
多
首
動
聽
名
曲
。

我
也
期
待
，
除
了
這
齣
虛
構
的
音
樂
故
事
外
，

最
好
有
一
部
真
正
意
義
上
的
鄧
麗
君
傳
記
電
影
，

她
也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寶
藏
。
中
國
人
需
要
夢
想
，

也
需
要
偶
像
，
而
且
，
如
果
人
們
更
多
地
肯
定
人

類
在
精
神
層
面
上
的
貢
獻
，
而
不
只
是
政
治
上
的

實
彈
︵
子
彈
和
錢
彈
︶
較
量
，
這
個
世
界
會
和
平

很
多
。

東方偶像鄧麗君

一
位
海
關
關
員
聞
悉
緊
急
呼
籲
、
毅
然

捐
出
部
分
器
官
，
拯
救
一
位
非
親
非
故
的

危
病
者
，
把
他
從
死
亡
邊
緣
拉
回
來
，
這

個
義
薄
雲
天
的
真
實
故
事
，
哄
動
現
實
社

會
幾
天
，
又
船
過
無
痕
，
沒
有
幾
個
人
在
意
。

茶
餘
飯
後
，
七
嘴
八
舌
關
注
焦
點
反
而
是
虛
擬

世
界
的
義
海
豪
情
，
﹁
劉
醒
﹂
長
、
﹁
九
姑
娘
﹂

短
。拜

醫
學
昌
明
之
賜
，
人
體
也
可
以
像
機
械
一

樣
更
新
零
件
，
更
換
部
分
病
壞
器
官
重
獲
新

生
。
可
是
，
心
懷
大
愛
兼
及
世
人
者
不
多
，
捐

器
官
者
寥
寥
可
數
，
輪
候
移
植
病
龍
長
長
，
香

港
如
是
，
世
界
各
地
也
如
是
。

上
世
紀
末
，
本
港
社
會
火
紅
火
熱
推
動
一
輪

志
願
遺
贈
器
官
運
動
，
呼
籲
大
眾
簽
署
決
定

書
，
去
世
後
捐
出
可
用
器
官
。
捐
獻
者
除
了
紀

錄
在
檔
，
還
有
一
張
紙
卡
隨
身
，
以
防
萬
一
。

身
體
髮
膚
受
諸
父
母
的
認
知
銘
刻
人
心
，
志

願
捐
出
器
官
成
效
不
彰
，
推
動
一
輪
後
當
局
也

失
去
熱
誠
，
沒
有
多
花
心
血
。

在
外
國
，
有
些
地
方
採
用
逆
思
維
，
立
法
規

定
，
凡
是
不
願
在
離
世
後
捐
出
器
官
者
，
必
須

事
先
聲
明
在
案
，
兼
備
文
件
證
明
隨
身
，
否

則
，
醫
護
人
員
在
傷
病
故
世
後
，
可
當
作
捐
器

官
處
理
。

輪
候
器
官
的
救
星
，
不
少
是
意
外
重
傷
或
是

心
臟
病
發
的
人
。
電
影
電
視
劇
本
，
多
次
用
過

如
何
搶
運
器
官
救
人
的
題
材
，
眼
看
那
種
分
秒

必
爭
狀
況
，
觀
眾
也
緊
張
得
血
壓
直
升
。

紐
約
市
當
局
進
一
步
爭
分
奪
秒
搶
運
器
官
，

跳
出
傳
統
框
框
，
想
出
一
招
絕
橋
，
試
行
配
用

﹁
後
備
救
護
手
術
站
﹂，
在
突
發
事
故
現
場
，
即

時
採
摘
因
傷
或
病
去
世
人
士
器
官
。

試
驗
計
劃
是
選
擇
情
況
，
派
出
兩
輛
救
護
車

到
現
場
，
一
輛
是
正
常
救
護
，
另
一
輛
是
流
動

手
術
車
，
萬
一
傷
者
不
治
而
又
肯
捐
器
官
，
立

即
可
在
車
上
進
行
手
術
，
爭
取
器
官
存
活
時

間
。
若
然
證
明
成
效
大
增
，
想
出
此
招
之
人
功

德
無
量
。

救器官分秒必爭

公元2002年，流落日本的國寶《研山銘》手卷，幾
經輾轉終於回歸祖國，了卻夙願的啟功先生見到它時
激動不已，九秩之翁欣然命筆：「羨煞襄陽一支筆，
玲瓏八百寫秋深」。這裡的「襄陽一支筆」，便是大名
鼎鼎的宋代書畫大師米芾米元章。

啟功先生曾經說過，「此生見不到米芾的《研山
銘》，將死不瞑目！」竊以為，這或許是因為同屬書
畫巨匠，一生豁達樂觀、性好幽默風趣的啟功大師，
與八百多年前的書壇名士性情上有㠥某種相通的緣故
吧！

《研山銘》因「靈璧研山」而作。「靈璧研山」既
為奇石，亦是珍硯，舊主乃有名的亡國之君李煜。南
唐消亡後，「靈璧研山」落入李煜第五代孫即米芾之
妻李氏手中。新婚之夜，深知米芾愛石如命的夫人李
氏，將「靈璧研山」饋贈夫君。米芾如獲至寶，珍愛
無比，卻不慎洩予同樣酷愛奇石的宋徽宗，終被強
佔。米芾悔恨交加，憤而寫下《研山銘》。

《研山銘》三十九字，國家以2,999萬元的競拍價
「優先」回購，平均每字高達76萬餘元，按照彼時之
房價，足足可以買下一片小區，可見價值連城名不虛
傳。而且，它還在宋人書畫身價中獨佔鰲頭，比宋徽
宗《寫生珍禽圖》的2,350萬元成交價高出近650萬
元，創下中國藝術品拍賣新的世界紀錄。

然而，書畫界之外，米芾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
說，恐怕只能算是個陌生的「熟人」，不少人甚至未
必認識他的大名。要想對其稍有了解，就得找機會補
補課。不才便是其中之一。

牛年正月初二，筆者正在襄樊出差，承蒙該市文體
局領導的盛情邀請，去米公祠「補課」一堂。

米芾（1051-1107）字元章，祖籍山西太原（一說安
徽無為），生於樊城，16歲隨母去東京汴梁，晚年定
居江蘇鎮江。自號襄陽漫士、鹿門居士、海岳外吏，
人稱「米襄陽」。

米芾工詩文，擅書畫，尤其擅長行、草，精鑒賞，
被朝廷召為書畫學博士，官至禮部員外郎。米芾書法

文如其人，筆如其性，天馬行空，顛狂自放，謔稱
「刷字」，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合稱「宋四大書
家」。以「瘦金體」開一代書法先河的宋徽宗，對同
時代人米芾的書法極為推崇，盛讚為「沉㠥痛快，如
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需鞭勒。」而明代著名書畫家
兼書畫理論家董其昌則說：「吾嘗評米字，以為宋朝
第一，畢竟出於東坡之上。」米芾繪畫墨染山水，成
就雖遜於其書法，但獨具一格，史有「米氏雲山」之
稱。

米公祠便是紀念這位奇才的殿宇，位於古樊城市區
西南漢水江畔。門前是寬闊的馬路，腳下是浩蕩的漢
江，低吟淺唱而來，攜手比肩而去，既是瀟灑風流，
亦是倜儻豪情。如此自恣不羈，卓爾不群，是天意逢
迎，還是人為巧合，抑或兩者兼具，我們不得而知，
但暗合㠥米大人那個「癲」字則是確定無疑的。幾縷
春風醉人意，一片花開日影紅，我們一行驅車而至。

和中國的許多古建築一樣，米公祠也是屢毀屢建。
導遊告訴我們，米公祠原名「米家庵」，乃米氏家
廟，後改名為「米公祠」，始建於元末，明代被毀。
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後由米芾第十八代
孫米瓚、十九代孫米爵、二十代孫米澎重建，同治四
年（1865年）再建。我們現在見到的米公祠，是2001
年漢江大道改造時重新修建的。米公祠佔地16,000多
平方米，七進院落，大廊院三座。

舉目看去，只見大門為四柱三間牌樓式建築，飛簷
四層，逐層收縮，既高大巍峨，又俊逸別致，體現的
顯然也是米氏風骨。清代文淵閣大學士襄陽人單懋謙
所題「米公祠」畫龍點睛，懸於門頂。「米公祠」銘
匾之下，鑲有「寶翰藏珍」題頌匾一塊。

拾級而上，迎面一座巨大的青石屏風，上刻山水圖
一幅，為清代王翬（hui）「臨摹」的米芾作品。透過
筆法粗獷、線條細膩的石刻，即可領略米畫之「米氏
雲山」的神韻：遠山含煙雨，樹木多簡略，茅舍並野
居，妙在渲染處。其傳神逼真，給人以強烈的藝術感
染力。導遊介紹說，只可惜米畫未見真跡傳世，僅見

的「珊瑚筆架圖」眾說紛紜，真偽莫辨。
轉過石屏風，眼前便是一個很大的院落，綠樹濃

蔭，曲徑閒庭。院左側有一座青瓦紅柱的八角亭，小
巧別致，上書「潔亭」二字。

導遊指㠥亭子介紹說，「潔亭」的來歷是因米芾特
別講究清潔，近於潔癖，凡是他用的器物，是不許別
人動一動、摸一摸的。相傳由於他太愛清潔，以致將
一位姓段名拂，字去塵的新科進士選為乘龍快婿。理
由竟是從其名字即可推斷他是一位愛好清潔的人。米
大人之迂闊，令我們哄堂大笑，真是呆秀才桃花運來
了，門板都擋不住啊！

別過潔亭，向前就來到俗稱拜殿的「米公祠」。這
是一座山門寺院式的灰白建築，是其後世祭祀他的地
方。門前左右各勒一碑，左云「米家山水」，右為

「米氏故里」。走進拜殿，即見當堂掛㠥米芾的正面畫
像，上懸橫匾：顛不可及；左右掛有一副對聯：衣冠
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我稍稍留意了一下，只見畫像髮髻高綰，袍寬袖
廣，若說衣冠「唐制度」倒還靠譜，可那「顛不可及」
就有點不㠥邊際了。明明一個廟堂形象，「癲」在何
處？又遑論「不可及」耶？縱然宋人唐扮，似有點

「癲」，但畢竟是皮相之取，未及斯人精髓要義，顯然
有違大師宅心。如此「藝術加工」，委實乏善可陳，
不免讓人頓生慨歎。殫精竭慮總是情，後人莫不希望

祖先留下「正面形象」的。可是，如此刻畫出來的，
還是那位瀟灑不凡，沒有走樣的藝術大師麼？千秋豪
情盡一「癲」，倘若將那「癲」神、「癲」形、「癲」
狀、「癲」態、「癲」性、「癲」趣⋯⋯等等諸「癲」
盡情凸現，一併酣暢淋漓寫來，又何患大師形象不奪
目？嗚呼，可憐天下兒孫心！其實，米芾之所以被稱
為書畫奇才，飲譽千古，正如導遊所云，並非僅因書
畫成就，而且還因其個性鮮明。

米芾性情另類，除史載之外，還有很多傳說：
米芾之「癲」與宋徽宗奪石有關，更與當時封建官

場不見容有關。
米芾酒後將「靈璧研山」取出讓宋徽宗欣賞，宋徽

宗觀後十分心動，連聲誇妙，愛不釋手，意欲求取，
米芾雖有醉意，但也看出皇帝覬覦，便雙手從宋徽宗
手中奪過，抱在懷中不放，當即裝瘋賣傻，哈哈大
笑。宋徽宗無奈，只好嘲笑說：「活像個癲子」。

最有意趣的當屬米芾拜石了。
他在安徽無為做官時，聽說濡須河邊有一塊奇形怪

石，時人以為石鬼石怪，不敢擅動，惟恐招來不測。
而米芾聞知後，派人將其搬進自己的寓所，擺好供
桌，上好供品，向怪石下拜：我想見到石兄已經二十
年了，相見恨晚。每日上班前，必抱笏一拜。發展到
後來，凡見異石，必稱兄道弟，揖拜一番。此事風傳
出去，官場側目，遭人彈劾被罷官。

大開殺戒

看「清明上河圖」

韋基舜

客聚

﹁
女
為
悅
己
者
容
﹂、
﹁
女
人
要
靚
唔
要

命
﹂，
漂
亮
由
始
至
終
都
是
女
性
畢
生
的
﹁
鬥

爭
﹂，
只
是
不
同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價
值
，
追
求

的
程
度
有
深
淺
之
分
。
是
否
願
意
為
﹁
靚
﹂

而
賭
上
性
命
？
答
案
見
仁
見
智
，
並
沒
有
對
錯
之

分
。早

前
有
傳
言
，
現
年
二
十
四
歲
，
曾
參
與
極
受

歡
迎
的
內
地
電
視
節
目
﹁
超
級
女
聲
﹂
的
王
貝
，

於
十
一
月
中
旬
接
受
整
容
手
術
時
，
出
現
了
意
外

而
不
幸
去
世
。
消
息
震
驚
內
地
網
民
及
媒
體
，
而

且
死
因
也
有
不
同
說
法
，
究
竟
是
手
術
途
中
出
現

醫
療
失
誤
，
還
是
手
術
後
出
現
併
發
症
，
仍
然
留

待
有
關
當
局
進
行
調
查
。

病
人
若
果
有
不
滿
意
的
地
方
，
當
然
可
以
循
法

律
途
徑
向
醫
護
人
員
興
訟
和
索
償
，
惟
這
只
限
於

醫
護
人
員
在
有
疏
忽
的
情
況
下
才
可
成
立
。
一
般

醫
療
失
誤
如
：
斷
錯
症
、
使
用
麻
醉
藥
的
失
誤
、

手
術
時
遺
下
儀
器
或
用
品
於
病
人
體
內
、
被
醫
療

儀
器
灼
傷
等
，
都
是
較
為
普
遍
的
，
這
些
情
況
底

下
，
病
人
一
般
都
可
以
取
得
合
理
賠
償
。

然
而
，
某
些
醫
療
疏
忽
卻
並
不
明
顯
，
沒
有

﹁
傷
痕
﹂
作
為
佐
證
，
例
如
延
誤
救
援
導
致
病
人
受

傷
或
死
亡
等
個
案
，
那
麼
便
得
使
用
普
通
法
中

﹁
要
不
是
因
為
﹂
測
試
︵B

ut-for
T

est

︶，
提
出
申

索
。
該
個
測
試
，
要
病
人
必
須
證
明
﹁
要
不
是
因

為
﹂
醫
療
人
員
的
延
誤
，
或
是
其
他
醫
療
事
故
的

發
生
，
病
人
在
得
到
最
好
的
治
療
情
況
下
，
並
不

會
構
成
現
有
的
傷
害
。
如
果
病
人
在
接
受
救
援

前
，
情
況
經
已
非
常
危
急
，
即
使
進
行
任
何
搶
救

都
未
必
能
挽
回
其
性
命
的
話
，
指
控
就
不
能
成

立
。醫

療
體
制
雖
然
常
遭
人
詬
病
，
但
遇
到
重
大
災

害
時
，
醫
護
人
員
的
無
私
奉
獻
，
也
是
有
目
共

睹
。
醫
者
父
母
心
，
在
情
理
上
，
每
一
條
生
命
也

是
寶
貴
的
，
沒
有
人
願
意
見
死
不
救
，
只
要
能
做

的
，
相
信
不
會
有
人
袖
手
旁
觀
。
要
知
道
救
急
扶

危
須
背
負
繁
重
的
工
作
和
壓
力
，
忙
中
有
錯
實
在

無
可
避
免
，
社
會
各
界
實
應
予
以
體
諒
及
支
持
，

方
是
社
會
之
福
矣
。

超女之死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搬 書

千秋豪情盡一「癲」
——遊襄陽米公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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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米公祠。 網上圖片■米芾畫像。 網上圖片


